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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琼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性
格，巴彦浩特也不例外。古朴安宁是
她，雍容大气也是她。

沿着时光的阶梯，拾级而上。近
两千年前，大汉帝国那位投笔从戎，凭
着自己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治理
西域三十一年，平定西域五十多个国
家的定远侯，可曾在这里驻足？

跨过定远营厚重的城门，迎面扑
来的古旧气息，让我们这一群红尘来
客，将喧嚣抛在身后，心逐渐沉静下
来。墙角、檐下、壁上、柱脚，那一幅幅
砖雕、木雕、石雕上的花鸟虫鱼、吉祥
纹饰、神话传说，以及乾隆爷亲自赐名
的延福寺，并赐用满、藏、蒙、汉四种文
字书写的金字匾，无不彰显着阿拉善
王爷家族尊崇的地位。

延福寺的转经筒上，曾留下过谁
的指纹？指尖在触动经轮的那一刻，
是忏悔往事，还是祈祷消灾避难，抑或
是修积功德？此刻的转经筒安静地站
在这里，如果可以，它也许想说，一个
人若心存善念，乐于付出，安于平淡，
那么在漆黑的夜晚仍然能够听得到花
开的声音。

夕阳的光辉，受着黑夜的步步紧
逼，逐渐淡去了它的光华。古朴宁静
的巴彦浩特再也掩饰不住她雍容大气
的一面。营盘山上冲天直立的火箭观
光塔，是以神舟七号为原型，按比例建
造而成。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飞天梦想。从第一枚空空导弹试验成
功，到第三代空空导弹上天，从我国第
一架靶机跃入蓝天，到新型超音速无
人驾驶靶机的飞放，她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人间奇迹。

从震惊的恍惚中醒来，营盘山下，
巴颜浩特早已完成了她华丽的转身。
眼前除了星光还是星光。我抬头才惊
觉，天与地来了个大反转，头顶是一片
的黑，偶尔还落下一两个雨点。脚底
下却成了星光的海洋，一点一点，大
的，小的；一条一条，直的，弯的；一堆
一堆，远的，近的；一圈一圈，明的，暗
的。绿的，黄的，蓝的，白的，紫的。有
的是堆叠楼宇，有的是架空的桥梁，有
的是跳动的音符，有的是流转的乐章。

我时而迷糊，时而清醒。迷糊时
我不知道，眼前的是星光还是灯光。
清醒时我知道，白天我曾来过这里，爬
上过古城墙，谒见过王爷府，参拜过延
福寺，游览过奇石馆。虽然我不知道
它们都在哪个方位，但我知道有几盏
灯一定是属于它们的。 就像我们一
样，每一个人都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光，每一个人也都在为另一个人守候
着一盏灯光。

巴颜浩特的灯光属于走进她的每
一个人，每一个走进她的人也都融进
了她的灯光里，再也走不出去。

我也不例外。

巴彦浩特的性格

□李倩

老家院子里有三口缸。
灰扑扑的，靠着颓败的红砖墙，一

字排开。缸底因潮湿爬上了苔藓，缸
盖上的锔钉没挡住风雨的侵蚀而变得
锈迹斑斑，却依旧牢牢抓住裂开的缸
盖，似乎要护住缸里的粮食。

是的，这是粮缸，尽管里面早已空
空如也，但曾经，装着满满的三缸粮。

记忆中，这三缸粮曾被稳稳地安
放在父母住的东屋。东屋，是我们家
的“财政要地”，东屋里很多地方都有
一把锁，比如床尾的大樟木箱子，比如
床边的写字台抽屉。当然，这三缸粮
上不得锁，不过那分量极重的缸盖对
于孩童时期的我而言也算得上一把
锁。

母亲总爱把一些稀罕的吃食放在
缸里，不知这三缸粮是否具有冰箱的
作用，现在想来，放进粮食里的苹果、
点心确实存放得更久远了一些。

还记得我最爱吃的是一种红香蕉
苹果，被母亲放进缸里，叮嘱我说，等到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整整一个月，
我眼巴巴地盯着这三缸粮，气鼓鼓地望
着那些缸盖，脑子里无数次冒出“司马
光砸缸”的念头，甚至做过这样的梦，缸
破了，麦子洪水一样流出来，我被淹没
在麦河里，红彤彤的苹果像被洪水裹挟
着的鱼，扑腾着水花，朝我涌来。

终于，母亲从缸里拿出了苹果，那
些苹果的果香混合了麦子的香气，愈
发浓郁，咬一口，真甜。

那时的我，对这三缸粮真是又爱
又恨。它们让我不得不学会等待，却
意外发现，漫长等待后得到的满足，才
会给人以极大的喜悦。

朴实的乡民，手里没有多少钱财，
只存下点粮食。想买东西也很方便，
自然会有那走街串巷的商贩送来村
里。以物换物，那缸里的粮食可以换
到想要的任何物什和服务。小商贩、
手艺人到村里的那天，也是母亲打开
三缸粮的日子。换回来的东西有很
多，有时是香脆的馓子，有时是脆甜的
西瓜，还有时候是几只黄黄的、软软的
小鸡、小鸭。换小鸡小鸭的时候是不
需要当场给粮食的，总要养上十天半
个月的，等下次卖鸡鸭的商贩再来，看

总共养活了几只再给粮食。
这三缸粮被母亲换来稀罕的吃

食、院里的生灵，还换来吃饭用的盘
碗、下地用的家伙什儿。

着急需要用钱时，父亲便把收粮
的商贩引到家里。打开缸盖，一人手
撑着化肥袋子，一人拿瓢从缸里舀出
粮食倒进袋子，扬起的烟尘让父亲眯
了眼睛。

自然，被吃掉才是这三缸粮的最
终宿命。通常，会在天气晴好的上午，
母亲一点点把缸里的粮食搬到院子
里，不多，一袋子足够，这就需要母亲
来回跑上三四回。院里有准备好的一
大盆水，地上铺一领凉席、一张塑料纸
片子。母亲坐在矮凳上，拿着笊笠开
始淘洗麦子。颗粒饱满的麦子沉入水
底，轻瘪的麦余浮在水面上。母亲先
把浮在上面的一层撇出，一反手倒到
片子上，晾晒干后这便是鸡鸭们可口
的吃食。再把洗尽铅华的麦子从水底
捞出，倒在干净的凉席上。一笊笠麦
子扣在席子上便是一堆，一堆堆的麦
子像一个个小沙丘，在阳光下闪着光
泽。母亲跪趴在席子上，用手把一个
个沙丘抚平，像风。

这天的席子是我们小孩还有鸡鸭
必须远离的，鸡鸭们还会被关起来，直
到夕阳西下，直到麦子暖洋洋地睡
醒。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将麦子盛了，
放在板车上，拉着去打面房。天已经
黑透了，打面房的生意却正是好时
候。几盏60瓦的白炽灯泡高高地吊在
房顶，灯上、线上、屋顶上、墙角上，还
有打面房两口子的头发上、眉毛上都
黏黏地附着一层面，不白，像落在泥上
的霜。整个屋子雾蒙蒙的，大人们的
大嗓门被吞没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
我总是躲出去玩，等回来时便看到自
家板车上放着两个袋子，一袋白面，一
袋麸子。

每年麦收前夕，父亲都会把三口
缸的余粮卖掉，清扫干净，晒一晒阳
光。等新麦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先装
满这三口缸。

“别慌，先留出三缸粮。”父亲总这
样说，渐渐地成了他的口头禅。

父亲出生在饥馑年月，饥饿成了
刻在他骨子里的记忆。让家人吃饱穿
暖，是父亲努力的最初方向。父亲说，
手有余粮，心中不慌。这三缸粮让我

们哪怕是遇到灾年，也能从容应对。
父亲15岁下学，赶上改革开放包

产到户，便开始在地里劳作，是家里的
老黄牛教会了他耕地。凭着勤劳、苦
干和钻研，父亲渐渐地成了种地的好
把式。可人力毕竟有限，当传统农耕
开始走向机械化的时候，父亲心动了，
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了柴油
机、打麦机，既能自家用，还能借给乡
亲赚点钱。母亲不舍得，怕回不了
本。父亲说：“怕什么，有三缸粮呢！”

有三缸粮打底，父亲承包了村里
的土地，置办了打玉米机、发电机、农
用三轮车，地里的收成也从每亩的三
四百斤到七八百斤再到一千来斤，家
里的粮食也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年，一
袋袋的粮食垛在一起，把家里的三间
大瓦房堆得满满当当，人必须侧身才
能通过。爬到高高的麦垛上，手几乎
能触到房梁。

后来，三缸粮不再存放在家里，变
成面坊的小本本，变成银行的存折。
后来，父亲还养过桑蚕、种过蘑菇、做
过小生意。后来，我们搬进了社区，住
上了楼房。可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
搞什么建设，做决定的时候，父亲总会
说，“别慌，先留出三缸粮。”“怕什么，
有三缸粮呢！”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
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拔寨
前进，步步为营。”寡言的父亲说不出
这样的话，却用“三缸粮”讲述了这些
道理。我吃着“三缸粮”慢慢长大，渐
渐地，我开始明白，“三缸粮”凝结了父
亲的爱与智慧，父亲用三缸粮扛起了
为人子女、丈夫、父亲的责任，给了我
们一个安稳的家，也用三缸粮教会了
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要懂得风
险可控的原则，更教我们要敢闯敢干
不懈奋斗！

我把“三缸粮”的故事讲给爱人
听，也讲给孩子听。“三缸粮”这几个字
虽然没被写在家训里、挂在墙上，但无
疑它就是我家的家风。在工作和生活
中，每每踟蹰思量时，脑海中便会响起
父亲厚实的言语：“别慌，先留出三缸
粮。”“怕什么，有三缸粮呢！”

三缸粮
□赵子阳

揽日月之精华，撷天地之灵气，运
自然之妙有。亿万斯年，结浊峻清，厥
有此山。横压五百里，险折天脊。拱卫
敕勒川，雄屹北地。古称阴山，又名祁
连。为匈奴之苑囿，实畿夏之锁钥。崱
屴嵫厘，拒大漠而藩中甸；仑菌踡嵼，括
三市而扼八方。麦黍浪滚，南拥畴陇苍
苍；牛羊珠洒，朔望草原莽莽。牧耕畛
域，人文渊薮。山藏宝符，国脉根基。

夫登高以临远，乘骐骥而先骛。九
峰峙左，料木耸右，哈达门负其阴，圣水
梁居其阳。复有九龙湾小井沟，左穿右
插，比肩连坐；蟠龙山笔架山，前拥后
抱，古韵仙风。至若四时交替，阴阳回
轮，则百川竞秀，万壑争荣。尔乃滋生
怪诞，每参牛斗。水美草茂，一往幽
深。桃花斗紫，杏坞番红；金銮画屏森
列，虎头飞瀑悬天。金钨屯山，蛭萤连
环；稀土独步寰宇，铝钢久居前列。斯
诚天下之大美，人间之绝独者也。

曩昔鸿蒙肇判，北疆先祖逐水以
居，刀耕火种，大窑山遗址为证。暨乎
獯鬻林胡匈奴，北方群雄恃山而动，虎
啸风生，华夏史文脉可循。方其洪水
泛滥，夏禹治水土方；九州荒芒，周王
征伐犬戎。乃有胡服骑射，设郡始以
定疆；汉武振旅，登台终以息兵。拓跋
鲜卑，盛乐都而宏业成；土默蒙古，贡
市通而青城筑。至若杨坚李渊，数帝
出兹；卫青李靖，群雄驰焉。更兼关陇
集团，以野遵文，大气新凝，托起煌煌
盛唐。草原丝路，茶马互易，诸华并
居，遂成融融共体。

从来风物殊胜，必蕴人文闳闳。
昔秦皇欲游天下，乃治直道；圣祖亲巡

边陲，方有玉泉。三国一将，吕温侯画
戟难匹；一门三后，独孤郎侧帽风流。况
乎司马迁远适青岭，以参《史记》；郦道元
躬考白道，而注《水经》。诗家天子，笔塑
龙城飞将；纳兰容若，词摹大漠雄关。苏
武张骞，守高节兮塞上；孟舒魏尚，遗佳
话兮云中。重耳流亡狄国，退避三舍；崔
寔郡守五原，长治久安。复有蒙恬造笔、
六郎驰箭，传之不朽；耶律楚材、马可波
罗，倚之扬声。至于王昭君出塞，蔡文姬
归汉；花木兰从军，三娘子筑城。斯亦红
颜以报国，巾帼而立名者也。

尔乃天步中微，金瓯幅裂。兵燹
连年，红旗漫卷。荣耀先肇其端，高凤
英扬其烈。云腾以致时雨，风飏而见
天虹。蒙犯霜露，义师齐集面窑；经纬
风雷，蒙汉抗战青山。昼伏夜游，顽敌
闻风丧胆；风行电击，寇兵豕突狼奔。
是以六战六捷，救生灵于倒悬；三绥三
地，挽宗稷于将坠。逮乎外侮方平，内
忧萌蘖。终以绥远方式，冰释前嫌而
联玦。民族自治，探赜索隐而踵华。

洎乎纪元新开，国运宏裁。亮丽
北疆盛矣，生态文明兴焉。通脉山川，
广植木而御风；全新时代，更循胜以引
凤。鲜花港、百草园、乌素图、哈达门，
通衢恢恢，须臾可达；赵长城、魏行宫、
喇嘛洞、美岱召，古迹裒裒，倍添韵
致。是以自然共人文兼美，生态偕旅
游齐飞。游客初至，乍疑南国；归雁数
来，每惊陌乡。噫嘻！青山不老，历久
弥新。人文焕彩，众美偕环。守望相
助，鸿骞凤立。悠游永契，秋肃春温。

大青山赋

弦
歌

古
韵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金鹰

什么是惊喜
不知是什么东西滑入水里
很冷
星辰，山川，草木
也很冷
躺在河边沉思
这些年承受着高楼的晃动
没被摔死算是幸运的
盼望下场雪
一直没有等到惊喜出现
天，从未阴冷

寒夜
乌云掠过
巴音塔拉戈壁，打开窗户
吹进了外面的黑暗
夜晚啊，与我的想象一样
羊群已化作大风
荒草发出细微的尖叫

傍晚
余光渐散
荒草更加紧密地聚拢在一起
一棵紧挨一棵
就是从这样的凄黄中
我看见一只枯萎的手
伸出来
拼命托住
即将消失的山峦

刻印
醒过来时
长途汽车停在了小镇
寥寥几个人，上下晃动
从坐位上只看见他们的后脑勺
仿佛上面刻着我熟悉的
一些名字
巴特尔、哈斯、苏和
转头看见
一群黑马迅速划过
移动中的
红格尔塔拉牧场

事物聚集在一起
就像楼下那颗老榆树
习惯了孤独
河流山川，它们也喜欢独处
许多事物聚在一起
就热闹了
白天里的繁花熙攘
到夜深人静时变得
孤影相随

岩画鸟
粗狂的勾勒
或许是一种假象
其实，身心早已
紧贴在卡斯特地貌的峭壁上
目光灰暗
不死鸟伸出古老翅膀
托住一轮火球
而那些浴火中的草木
正在燃烧

思绪
许多事物
在这个季节默默离去
从寂静处眺望
潜伏于大地的尸骨
正在酝酿下一季流火
那些逝去的，总会留下点什么
就像锡日塔拉牧场
经过一场秋雨
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白描（组诗）

塞
外

诗
境

□曾烟

那几乎是我半生的预谋。
我放下干了一半的农活，坐了十

几个小时的火车，夜里十点到达呼市
时，天空下起了雨，一忽儿又下起了
雪。母亲一个人在地里干活，雨水浸
湿了成熟的玉米棒子的外皮，这样就
不会刮伤母亲手掌中翘起的老茧.每
年秋天我都盼着下场小雨，或小雪，这
样就可以有片刻的闲暇站在窗前。看
着雪落在车厢的玻璃窗上，融化了，划
出一条条横七竖八的细线，像乱成一
堆麻的蜘蛛网。

跟同方向的人拼了一个车，天阴
得厉害，辨不出东南西北来，感觉车子
一直往北走，但通知书上明明写着校
址在南郊。而我之前一直往北走，每
天早早起来，带上饭盒赶往北城郊，去
商场做理货员，晚上九点下班，天已大
黑，整整四年不曾间断。那四年儿子
在读大学，我丝毫不敢松懈，生怕停下
来，儿子就会中断学业。在这样一个
独自远行的夜里，我依然像奔波在去
往商场的路上。

呼市是一个爱下雨的地方，夜里
合衣而卧时梦见捡树枝，梦到母亲和
我一起去雨中捡树枝，父亲去打猎了，
我和母亲站在洞口等着他。后来就醒
了，回想梦中场景，我们大概是要拢上
一堆火，等着父亲回来从肩上卸下一
只猎物来，放在火上烤，食物和火为我
们驱散了恐惧和寒冷，而这种最简单
原始的生活方式是我的理想之一。很
多人也像我一样靠着这份执著才活下
来吧。

平儿最先提议去小黑河散步，她
要避开校园里成群的流浪狗，她不止
一次对我说起她的一个朋友被流浪狗
咬伤手指的事。所以，每天早上我陪
她去过小黑河之后，我便独自去小西
街找流浪狗。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流浪狗，大
大小小十几只聚在一处，围着食堂前
面的几个垃圾桶追逐打闹，累了就随
意躺在树荫下睡大觉，全然一副没心
没肺的样子，丝毫不为马上要到来的
冬天发愁。我给它们取了俗气的名
字，小花，小黄，小黑，词穷了，就接着

续号，二花，二黄，二黑，只有我能分辨
的名字。小花是情商最高的一只，有
时候会跟在两个谈恋爱的小情侣后
面，去湖那边的小凉亭，人家在看风
景，它便等在旁边，小女生也会蹲下来
拍拍它的头，它的眼神有些忧郁，它会
思念它曾经的主人吧。其实那个时候
小花已经怀了孩子，母性让它更依赖
人类，但是它在学生们放寒假的时候，
独自生下了两只小狗崽，也许四只，但
只活下来两只。不知道它如何捱过漫
长的没有食物的冬天，它原来的主人
会回来看它吗？

上课的时候我会走神，一次老师
讲到动物为了训练它们的孩子生存本
领，会跟它们撕咬，追逐打闹。小花也
会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把小小花们领
到草地上撒欢，两个咬它一个，它丝毫
不恼，之前以为它们也在享受天伦之
乐，却没想到小花原来是一个合格的
母亲。

布谷总在远处叫，声音急迫，低
沉，天不亮就高一声低一声地传过来，
穿过玻璃窗里面厚厚的褐色窗帘，叫
醒梦中人。于是穿衣出来寻找，才发
现外面下了雾，寻了声音走着，心里就
会莫名伤感起来，布谷的叫声有着思
念的味道，在这样一个雾气茫茫的早
晨让人想起母亲，她也会想我吧，但是
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可是布谷一直
在叫，有雾的早晨或阴雨的傍晚都会
听到它的叫声，一直到下了清雪的冬
天还能听到，让人疑心起来，是另一种
像布谷的鸟儿一直在叫吗？

校园里除了流浪狗，就是喜鹊，这
些土著的鸟儿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它
们也看中了小柳树林边的垃圾桶，那
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
在流浪狗的身边绕来绕去，趁机叼出
一块馒头，飞上枝头。我熟悉它们的
叫声，嘎嘎，喳喳，使出全身力气，似乎
这样才能渲染出某种喜庆的氛围。林
鸽也在树林里踱步，它们爱吃虫子和
果子吧，有时候喜鹊来抢食，它们会追
着喜鹊衔它的羽毛，喜鹊怕了它，飞走
了。林鸽的叫声不似家鸽，有些沙哑，
在枝头跳跃时跟风吹响树叶声混在一
起，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林鸽栖
息在树上，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园后面
的假山上听到它的叫声，才知被我写

进诗歌的布谷声是它发出来的，二声
一度，反复不已，真的是思念发出的声
音。

一年来，我仍然辨不出方向，偶尔
天晴，走出教室，太阳亮闪闪地挂在蓝
天上，那一瞬有一种找到北的感觉。
王老师说过，找不到北的时候抬头看
看太阳。但回到宿舍又南北不分，明
明是从宿舍的北门进去，但我总是觉
得是从南门进去，还纳闷，下了崽子的
流浪狗为啥偏偏去对面的男生宿舍门
口挖了一个洞，它不应该来女生宿舍
门前挖洞吗？母性会让它产生安全
感，但仔细想想男生宿舍的门在阳面，
小花对温暖的信任要超过对母性的信
任。小花是正确的。

一日无课，天空晴朗，我心里生
出非要辨出方向不可的想法，就去了
小黑河，阳光晃得眼睛生疼，站在木
板桥上闭上眼睛，想象着右手边是每
日上课的教学楼，左手边是一条漂浮
苔藓的小河，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的
最南端过着有书读，不用洗碗的神仙
日子——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往东边
偏移，它要落到东山去了……

我莫名地烦燥起来，树，鸟巢，小
黑河，以及穿过小西街去坐通往市区
的27路公交车，没有一个成为我辨认
方向的参照物。路上遇见小云，便跟
她去操场散步，我俩聊了彼此的生活，
从童年到上学，到工作，以至把深藏心
底多年的秘密也全盘掏出，那些郁结
胸中多年不得解的困惑在一瞬间被驱
散，心里一下就释然了。觉得她是我
失散多年的老友，告诉我经过世事沧
桑，走过千山万水，要活得波澜不惊起
来。在她看来，月亮挂在北方的天空
也不是很丑的事情。

直到毕业，我依然没有辨过来东
南西北。那是一段晨昏颠倒的日子，
是我暂时逃离生活又不时被拽回生活
的一段日子，矛盾重重，又欲罢不能，
但我知道此行的意义，我要在有生之
年完成这样一个盘旋脑中多年的梦
想，觉得自己有一分才能，待成熟，待
开发。

去读书

□博尔姫·塔娜

秋光如水
清空了风和心情
洗净了天空和飞鸟
上苍降下恩典
澄澈的注视仿佛珠宝

绿色还未隐去
斑澜已沉静呈现
秋的谣曲
一首无字的歌
懒懒问及冬的消息

草籽含油
我心藏蜜
牛马蓄脂
我心如寄
白露凝霜洗净苍茫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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